省图，我永远读不完的大学
连相如
吉林省图书馆，是我的第二大学，更是我永远读不完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有我学不尽的知识。四十五年来，是这里的书，教会了我认识人生和社会；是这里的书，教会了我掌握更多的工作方法和技能；是这里的书，帮助我完成了一项项课题的探讨和研究。今天，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这就意味着，在我的前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那就需要我继续去读书和学习。因此，我还要继续在省图——我的第二所大学里读下去，直到我的永远。
1971年初，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从班组的报纸上看到省图书馆重新开馆了（文革中停馆），可以对外办理一批读者证。我看了十分兴奋，向车间领导请假去排队办读者证。
为什么兴奋，为什么请假去办证？这还得从我8岁开始和书与图书馆结缘说起。那时我小学二年级，被老师推荐到市文化宫的读书班去学习，这个读书班就在图书馆活动。哇，我惊讶了，这里的书真多，什么都有，真是知识的海洋。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图书馆，爱上了阅读。我还曾发过誓，长大一定要上图书馆工作……

办了读者证，第一次借书可难为我了。面对着一匣匣图书检索卡，那么多要看的书，真不知借什么好？我写了满满一大篇子书号和书名递了上去，管理员笑着说，只能借两本，你再精炼一下吧！不借哪一本我都舍不得，只好说，可前边来吧。我记得，第一次借的书是《钳工技术》和一本美术的书。《钳工技术》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时，我刚刚从知识青年变为青年工人，我要为祖国学好技术。
那时，两本书，一个月的借期。每次借回书，都是“十分贪婪”地读，争取一周就去换一次书。周日几乎就是我的“图书馆日”。1978年，我去榆树参加了一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还坚持每月回长春换一次书。四十多年间，只是在省图搬迁的一年间除外，都是这样。这些年间，究竟在图书馆借过多少次书，真是无法计算。
在大学读书，是分专业的，顶多，能学上两个专业。可是，我在省图书馆这所大学中，应该说，学了无数个“专业”，而且都拿到了合格的“毕业证书”。当然，这些“毕业证书”盖的不是哪所大学的公章，也没有哪位校长的签名。但我骄傲地说，我的这些“毕业证书”就是我从事的每个“专业”最后得到的社会和大众的认可。
说起专业，还要从我干过的那些工作说起。说句心里话，我们那一代人，因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失去了真正读大学的机会。我在参加工作后，考取了业余大学，学了中文专业。可我干的很多工作专业性都很强，又和中文专业很远。那么，我要干好这些工作，就只好在省图自修这些“专业”了。
算算吧，我都主要干了哪些工作。在工厂，当过工人、调度、统计，做团、工会工作，还做过几年专职党支部副书记。当工人，有师傅教，但学的东西是有数的，那些年，我一直从大量的机械加工技术书中吸取知识，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我自己承担的钳工工作，还学会了画图纸，设计些工具和卡具。统计工作，也是业务性较强的工作，我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统计学的书，认真地学，认真地去实践，在全厂的统计员考试中，我还得了第一名。
八十年代，我调到健康教育部门，从事报纸的采访和编辑工作。每天都要和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医生打交道。我们采访和编辑的稿子又都是关于卫生工作报道和疾病防治的知识稿，作为编辑，还要把那些专家教授写的专业性很强的稿件改成普及性很强的，让老百姓都能看的懂的稿子。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要干好这项工作，还是要学习，于是图书馆里的很多医学书，如内科、外科、骨科、五官科、预防医学，中医中药学，医院管理等我几乎统统看了一遍，似乎又在省图读了“医学专业”。不是吹牛，我看了这些医学的书，长了很多医学知识，保证了我的工作任务。后来，我调到长春日报工作，到卫生部门去采访，是最受欢迎的记者，因为医院介绍情况，我听起来，写起来不费劲，报道得还准确无误。在当文字记者时间，还帮助部主任堵住了有误的医学报道，协助卫生局制止了一起骗人假药事件。
在工厂期间，我还有两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绘画和摄影。这两门艺术，我也没进行过专业学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哪像现在，书店里那么多书可看，向旁人借也少得可怜。好在图书馆还有些关于绘画技法和摄影技术类的书开架可看。就是这些书，成为我的老师，教会了我一些绘画技法，还学会了美术创作。七八十年代，我创作的多幅美术作品参加过省市的美展，还在报社做了几年美术编辑。就是图书馆那些摄影书，把我领进了摄影艺术的殿堂。使我这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成为一名在全国有点影响的摄影记者，在省以上的展览、摄影比赛中就有我五百多幅作品入选和获奖，其中有国际展的铜奖，国家级、省级的金银铜奖近百幅。
图书馆这所“大学”，可谓是一所具有“百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在我当记者的几十年间，采访的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我们报社又和省图是邻居，每每采访回来，有问题就去图书馆查资料，保证了稿件的准确性。九十年代初，新闻摄影的侵权问题开始多起来，我觉得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的问题，于是我选择了这个课题。我当时也是一个法盲，省图大量的法律书籍成了我的老师和顾问。在1994年的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我的论文《摄影记者要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受到了关注和欢迎，不但获了奖，还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
在省图这所综合性大学里，我还学习过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近代史、建筑文化等多学科的知识。是这些知识，促使我完成并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很多论文都获了奖。
要说这些年，我在省图书馆这所大学里的最大收获就是，很多计算机应用的书籍帮我学会、掌握了电子计算机和熟练地应用多种软件。九十年代中期，我就买了电子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问也没处去问，我只好到书中去请教。我从省图借回了计算机的基本知识、Office中的Word、PowerPoint、Photoshop、 Acdsee Free、 Coreldraw等多种软件使用的书籍，在这些书的指导下，我可以运用计算机自如地处理各种文件、稿件，用多种软件处理图像，设计、制作各种展板、宣传画。特别是利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为我多年来在东北师大、省市老年大学的教学，提供了方便。今年，我又要编辑出版两本图文书，为了减少出版环节，保证达到自己要求的效果，准备自己设计、排版，这就需要掌握一种专业制作书籍的软件In Design的使用。我准备过了春节，就到省图借阅这个软件的使用书籍，力争上半年学会这个软件，下半年就开始实践了。
四十五年间，我已和省图书馆建立起一种扯不开、拉不断、难离难舍的关系。我在人生路上迈出的每一步，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和省图分不开的。感谢省图，感谢省图给我知识、给我力量的那些书籍。省图，它是我永远读不完的大学。
（作者系报社高级记者）
